











     
话剧《立秋》,让每位观众深深地感动，为之心魂萦绕，就像是品一杯香
茗，沉浸于香醇甘甜之中，久久不能自拔。是什么让观众产生如此反应呢？两
个字：“信”、“情”。 
《立秋》是一部晋商题材的大型话剧，在表现民国初年的晋商在国难当头
的情况下，所面临的一次立与改、存与亡的考验。话剧一开始，辉煌了几个世
纪的丰德票号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各地分号因为时局动荡，纷纷发生挤
兑狂潮，爆发金融风暴。如此情况之下，在丰德票号内就产生了所谓的“银行
派”和“票号派”。以许凌翔为首的“银行派”主张用现代的银行体制代替古
老的票号制，以顺应时势，度过难关。但是以马洪瀚为代表“票号派”主张以
祖宗的信义为本，只要有一线生机，也要为丰德票号护碑守门。给人以抱残守
缺、刚愎自用之感，但他的这种“顽固不化”恰恰强有力的表明晋商对几百年
来祖宗们留下来“信义”的坚守。背诵家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
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成为丰德
票号员工每日的必修课。仅仅是这几句简单的家训就足以让每位观众内心翻腾
不已。 
“信”已经内化为丰德票号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在立秋之日，尽管许凌
翔等力陈“银行派”的长处，甚至以撤出股金相逼，马洪瀚也毫不动摇。但是
许凌翔也并非无情无义之人，主张“银行派”，也是为了在乱世之中力挽狂
澜，保存丰德票号的实力，不让晋商几百年的辉煌毁于一旦。当丰德票号走到
岌岌可危的绝境之地时，马洪瀚动用库银，应对挤兑狂潮，甚至想以家产抵
债，许凌翔也没有因为和马洪瀚主张不同，对丰德票号的危机坐视不管，而是
把自己的股金和家中银两全部拿来应急。 后马家深明大义的老太太打开金
库，把祖宗十三代积攒下来的六十万两黄金拿了出来，让全局达到了 高潮，
保住了丰德票号的声誉。尽管度过危机的丰德票号曾经的风光已不在，辉煌已
不在，但是晋商所恪守“信”却再次得到了发扬光大。百年之前的晋商尚且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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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做为自己从商的根本，这一点对当下社会无论哪个行业来说都有借鉴意
义。我们呼吁“诚信”，所以在看到剧中人为了坚守诚信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时，内心里迸发出崇高的敬意。 
晋商所恪守的“信”让观众震撼，而让观众唏嘘不已的还有整部话剧中所
蕴含的“情”。对“情”恰到好处的运用，也是《立秋》这部话剧成功的所在
之一。有了对于“情”的的叙述和展开，才让这出戏多了活气和灵性，也为这
出戏赢得了更多观众的眼泪和掌声。 
儿女之情。不知道是谁立下的规矩，山西大院未出阁的小姐必须在绣楼上
待上几年，白天数墙砖，晚上数星星，凄凉难耐，过着非人的日子，直到有男
人来娶自己，方可下楼。奶奶马老太太、母亲凤鸣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二十几
年前，在绣楼上等了许凌翔八年的凤鸣， 后并没有等来自己等的人，由老太
太作主嫁给了马洪瀚，一晃二十几年过去，儿女都长大成人了，曾经的情人相
见，曾经的情缘却已经不能再提，曾经的情份也只能丢弃，只留下无可奈何在
心头，只希望自己的悲剧不要再发生在儿女的身上。现在瑶琴已经在绣楼上待
了六年，就等着学成归国的昌仁把自己接下楼来，没想到自己等来的却是昌仁
和他带来的同学加恋人文菲小姐。所有的希望在一刹间化为泡影。凤鸣的担心
变成了事实，绣楼上的悲剧没有能够避免，但是女儿比自己幸运，因为时代不
同了，女儿还有自己选择的能力，加上昌仁和文菲这一对留洋回来的年轻人的
帮助，瑶琴 后还是走下了绣楼，走出了山西大院，到上海去念书，用一双大
脚走出了小脚女人一辈子也走不出的大院门槛，去走四方。 
父子亲情。《立秋》引人注意的还有剧中“戏中戏”的运用。马江涛作为
整出戏的非重要人物出现，对于全剧的发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插入这
样一段“戏中戏”，对于整部剧的结构创新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
度上丰富了《立秋》的内容，多了一些感动观众的因素。马洪瀚的儿子马江涛
嗜戏如命，五年前弃商从艺，浪迹天涯，改姓冯。立秋这天，跟着戏班子回到
自己家里唱戏。马洪瀚知道这位唱戏的冯老板是自己的儿子，遂于后台内想通
过一折《清风亭·认子》达到认子，并挽回儿子的目的。《清风亭·认子》的
戏文与现实中马洪瀚和马江涛所处的境况何其相似，选择票这一折戏，意图也
很明显，但是无奈父子俩咫尺天涯，江涛已然出世入戏，把戏当作是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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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论马洪瀚怎样声泪俱下，也无法让江涛回心转意了， 后也只好忍痛作
罢。这一部分也是整部话剧情感的高潮，父子近在咫尺，却只能各自躲在戏
里，以戏文对话，是怎样的让人撕肝裂肺。全场也一片唏嘘。 
兄弟之情。在丰德票号处于危难之际，许凌翔和马洪瀚这对情同手足，生
死之交的好兄弟之间，虽然围绕在兴与废，存与亡，破与立的“银行派”和
“票号派”上产生分歧，在议事大会上产生激烈的冲突，以至许凌翔撤出股
金，被马洪瀚撤销副总经理的职位，但兄弟之间的情意并未改变。在丰德票号
因挤兑狂潮而濒于绝境之时，许凌翔并没有弃其而去，也并没有听取赵成才的
建议，“冻结北京、上海分号本金，携手另立门户。”而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倾出自己所有来帮助马洪瀚度过难关，兄弟之情昭然。 
话剧是一门舞台艺术，赢得观众的好评才代表着她的成功，《立秋》自二
零零四年以来的近四百场，而且是场场都叫好的演出，正说明了这一点。希望
有更多好的话剧作品产生，能让观众在看完以后还“唇齿留香”。 
  
 
